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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十八世纪俄国炮兵大尉新疆见闻录》 系伊·温科夫斯基

奉沙皇彼得一世之命出使准噶尔部后完成的出使报告， 此书记载了策妄阿喇

布坦统治时期准噶尔部的统治者形象、 社会制度、 生计物产、 商业贸易、 生

活习俗和信仰传说等丰富内容， 但以往对此书之研究多集中在其政治、 军事

方面。 结合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理论方法， 此书在民族志视域下呈现出准噶尔

部与外界通商贸易频繁、 物产种类丰富、 社会组织完善、 宗教信仰多元等特

征———当地居民既保留了传统蒙古民族的文化， 又形成了独特的社会生活形

态； 统治者策妄阿喇布坦不仅精于内政治理， 而且了解外部局势变化， 但也

因过度剥削平民造成阶层分化加剧， 为其政权覆亡埋下了伏笔。 通过此书认

识 １８ 世纪初准噶尔社会与文化之整体面貌， 对我们理解中国这一统一多民

族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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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纪俄国炮兵大尉新疆见闻录》 原名 《遣往准噶尔珲台吉策妄

阿喇布坦处的炮兵大尉伊万·温科夫斯基使团及其 １７２２—１７２４ 年的旅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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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中国古代民族志文献整理与研究” （１２＆ＺＤ１３６）、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民族志文献关于元明时期民族交融与认同研究”
（１９ＣＭＺ００４） 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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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① 系俄国炮兵大尉伊·温科夫斯基 （Иван Степанович Унковский）
奉罗曼诺夫王朝沙皇彼得一世之命， 出使策妄阿喇布坦 （Ｔｓｅｗａｎｇ Ｒａｂｔａｎ）
统治下的准噶尔部后写给政府的报告。 此书由俄国著名东方学家、 圣彼得堡

科学院 （Петербургская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院士尼·维谢洛夫斯基 （Ｈ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Ｂеселовский） 搜集整理， 于 １８８７ 年在圣彼得堡由基什鲍姆出版

社 （тип􀆰 В􀆰 Киршбаума） 出版。② 书中不仅记录了温科夫斯基使团的出使始

末、 谈判细节， 而且为我们留下了 １８ 世纪初准噶尔部统治者形象、 社会制

度、 生计物产、 商业贸易、 生活习俗、 信仰传说等方面的丰富内容。
以往关于 《十八世纪俄国炮兵大尉新疆见闻录》 的研究成果多集中在

政治、 军事层面， 着力探讨温科夫斯基此次出使活动的政治意义与其背后

反映的俄准关系，③ 并将温科夫斯基的报告作为研究策妄阿喇布坦统治前后

准噶尔内部政治变迁的参考资料。④ 但当我们结合历史学与民族学的理论

方法时， 便能发现 《十八世纪俄国炮兵大尉新疆见闻录》 一书对准噶尔社

会与文化的细腻观察与详细描述， 乃具有极高之民族志价值———在民族志

视域下， 此书既有助于我们探究彼时准噶尔社会的真实情况， 又可以让我

们了解俄国使臣在与准噶尔人发生文化遭遇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 后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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Унковский И􀆰 С􀆰 ， Веселовский Н􀆰 И􀆰 Посольство к Зюнгарскому Хун⁃Тайчжи Цэван
Рабтану капитана от артиллерии Ивана Унковского и путевой журнал его за １７２２ － １７２４
годы， СПб􀆰 ： тип􀆰 В􀆰 Киршбаума， １８８７􀆰 中译本参见 ［俄］ 伊·温科夫斯基著， 尼·维

谢洛夫斯基编： 《十八世纪俄国炮兵大尉新疆见闻录》， 宋嗣喜译，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
参 见 Менделеев Д􀆰 И􀆰 ， Соловьёв В􀆰 С􀆰 ，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Брокгауза и
Ефрона： в ８６ т􀆰 （８２ т􀆰 и ４ доп􀆰 ） 􀆰 СПб􀆰 ， １８９０ － １９０７。
参见宋嗣喜： 《策妄阿喇布坦与沙皇俄国———博罗库尔干出使俄国、 温科夫斯基出使准

噶尔与达尔扎复又出使俄国评述》， 中国蒙古史学会编： 《中国蒙古史学会论文选集

（１９８３）》，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７ 年版， 第 ３０６ ～ ３１３ 页； 宋嗣喜： 《策妄阿喇布坦与沙

皇俄国———温科夫斯基出使准噶尔前后》， 《民族研究》 １９８４ 年第 ６ 期， 第 ２０ ～ ２７ 页；
宋嗣喜： 《 〈俄国政府给温科夫斯基的外交指令〉 释析》， 《新疆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

学版） １９８５ 年第 ４ 期， 第 ７４ ～ ８０ 页； 宋嗣喜： 《俄国使臣温科夫斯基滞留准部纪实》，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导报》 １９８９ 年第 ６ 期， 第 ３２ ～ ３８ 页。
参见乌云毕力格： 《小人物、 大舞台与大角色： 罗布藏舒努和十八世纪欧亚卫拉特汗国

与清朝关系》， 《清史研究》 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 第 １ ～ １８ 页； 张建： 《再造强权———准噶尔

珲台吉策妄阿喇布坦崛起史新探》， 台湾 《 “中央研究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第 ８６
本第 １ 分， ２０１５ 年， 第 ５３ ～ ９６ 页； 王力： 《准噶尔蒙古与俄国的贸易类型及其特点》，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 第 １６１ ～ １７２ 页； 蔡家艺： 《罗卜藏舒努生平事迹

辑探》， 《西部蒙古论坛》 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期， 第 ３ ～ ９ 页； 郭福祥： 《清代中俄交往的见

证———钟表》， 《历史档案》 ２００５ 年第 １ 期， 第 ４５ ～ ４９、 ６２ 页。



认知。① 本文将在介绍 《十八世纪俄国炮兵大尉新疆见闻录》 成书时空背

景的基础上， 对书中记载的民族志内容作重新整理、 分类和完整呈现， 并

比较德国博物学家 （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ｔ） 帕拉斯 （Ｐｅｔｅｒ Ｓｉｍｏｎ Ｐａｌｌａｓ） 所作 《内陆亚

洲厄鲁特历史资料》 等域外民族志文献和其他清人著述中的相关记载，②

以期在一定程度上还原策妄阿喇布坦统治时期准噶尔社会与文化的真实状

况， 更深入地掌握准噶尔文化的整体面貌， 并在此过程中探讨俄国使臣温科

夫斯基在与准噶尔人接触后对该群体的认知。③

一、 《十八世纪俄国炮兵大尉新疆见闻录》 之成书

《十八世纪俄国炮兵大尉新疆见闻录》 成书于沙皇彼得一世励精图治、
推动西化改革、 奠定俄罗斯近代诸项发展基础的时代背景下。 彼得一世即彼

得大帝， 是欧陆近世史上施行开明专制的君主的典范。 他主政期间改革俄国

军制与立法系统， 迁都圣彼得堡， 推动文化教育建设， 取得了重大成就。 １７２１
年， 俄国通过 《尼斯塔特和约》 夺取波罗的海出海口， 赢得了与瑞典间持续

多年的北方战争的胜利。 次年俄国入侵波斯， 夺取里海西岸和南岸地区， 随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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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族志文献的定义， 参见刘正寅： 《多语种民族志文献与西域民族研究》， 《西域研

究》 ２０１５ 年第 ４ 期， 第 １８ ～ ２２ 页。
帕拉斯与温科夫斯基生活的年代虽相距 ５０ 年左右， 其身份和工作亦不同， 但他们皆服

务于俄国政府的东方战略， 各自的著作也都呈现了卡尔梅克人的社会状况。 前者描述的

是准噶尔人， 后者的调查对象则以土尔扈特人为主， 二者都属卫拉特蒙古四部， 文化较

为接近， 帕拉斯书中的记载亦印证了这点。 参见 Ｒｏｂｅｒｔ Ｃ􀆰 Ｐａｒｋｅｒ，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ｅｔｅｒ
Ｐａｌｌａｓ ｔｏ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ｕｓｓｉａ， Ａ Ｔｈｅｓｉ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Ｍａｓｔｅｒ ｏｆ Ａｒｔｓ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Ｐｏｒｔｌ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１９７３，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Ｐｅｔｅｒ Ｓ􀆰 Ｐａｌｌａｓ， Ｓａｍｍｌｕｎｇｅ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ｓｃｈｅｒ
Ｎａｃｈｒｉｃｈｔｅｎ üｂｅｒ ｄｉｅ Ｍｏｎｇｏｌｉｓｃｈｅｎ Ｖöｌｋｅｒｓｃｈａｆｔｅｎ， Ｓｔ􀆰 Ｐｅｔｅｒｓｂｕｒｇ： ｇｅｄｒｕｃｋｔ ｂｅｙ ｄｅｒ Ｋａｙｓｅｒｌｉｃｈｅｎ
Ａｋａｄｅｍｉｅ ｄｅｒ 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 Ｖｏｌ􀆰 １， １７７６； Ｖｏｌ􀆰 ２， １８０１。 中译本为该书第 １ 卷， 参见

［德］ Ｐ􀆰 Ｓ􀆰 帕拉斯： 《内陆亚洲厄鲁特历史资料》， 邵建东、 刘迎胜译， 云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
准噶尔本系卫拉特一部， 自巴图尔珲台吉 （Ｂａａｔｕｒ Ｋｈｕｎｇ⁃Ｔａｉｊｉ） 时期崛起并建立准噶尔

汗国， 后逐步征服了其他部落， 成为卫拉特中最强盛者， “准噶尔” 遂也被用来指代所

有卫拉特人。 有关准噶尔部、 准噶尔人的定义与历史， 参见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Ｐ􀆰 Ａｔｗｏｏｄ，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ｏｆ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ｏｎｇｏｌ Ｅｍｐｉｒ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Ｆａｃｔｓ Ｏｎ Ｆｉｌｅ， ２００４， ｐｐ􀆰 ６２１ －
６２４； Ｐｅｔｅｒ Ｃ􀆰 Ｐｅｒｄｕｅ， Ｃｈｉｎａ Ｍａｒｃｈｅｓ Ｗｅｓｔ： 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Ｃｏｎｑｕｅｓｔ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Ｅｕｒａｓｉａ，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ｓｓ􀆰 ： Ｂｅｌｋｎａｐ Ｐｒｅｓｓ ｏｆ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５， ｐｐ􀆰 ９４ － １０８； Ｊｕｎｋｏ Ｍｉｙａｗａｋｉ， Ｄｉｄ ａ
Ｄｚｕｎｇａｒ Ｋｈａｎａｔｅ Ｒｅａｌｌｙ Ｅｘｉｓ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ｇｌｏ⁃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Ｖｏｌ􀆰 １０ （１）， １９８７，
ｐｐ􀆰 １ － ５。



向远东地区继续扩张， 占有堪察加半岛和千岛群岛。① 在中亚和北亚， 俄国最

大的敌人是清朝， 双方先后通过 《尼布楚条约》 和 《恰克图条约》 划定边界。
彼得大帝曾计划趁中亚各国汗廷政局混乱之际遣使渗透， 以保护安全、

维护政局稳定为由， 说服那些徒有虚位的汗接受、 供养俄国驻军， 并逐渐将他

们变成顺从于沙皇的奴仆。② 后来的历史证实， 这一计划并不成功， 俄国迟至

１９ 世纪中叶以后， 方以强力军事行动征服了希瓦、 布哈拉、 浩罕等政权。③ 俄

国针对准噶尔部的行动即遭遇了很大困难。 彼时准噶尔部正处于清、 俄两股

强大势力之间， 在策妄阿喇布坦的统治下稳步发展， 通过军事与外交策略维

持自身存续、 谋求生存空间。④ １７１５ 年， 一支俄国军队试图深入叶尔羌， 但

遭到准噶尔部军队的有效回击。 俄国人虽曾建立要塞并打赢部分小规模战役，
但最终在准噶尔部的顽强抵抗和瘟疫影响下， 被迫退守额尔齐斯河防线。 自

１７２０ 年起， 在西伯利亚任职的俄国官员们开始尝试与准噶尔部建立友好往来

关系， 希望对方释放此前战争中被俘的俄国军人， 并谋划通过派遣使团、 提供

军事协助等方式， 令准噶尔部臣服于俄国。 １７２１ 年 ７ 月 （俄历， 以下皆同），
博罗库尔干等准噶尔部使者抵达西伯利亚首府托博尔斯克 （Тобольск）， 两个

月后至俄国首都圣彼得堡面见了彼得大帝， 双方就议定边界、 设立要塞、 交换

逃人、 建立贸易等事务对话。 １７２１ 年 １２ 月， 俄国政府安排使团回访策妄阿喇

布坦政权， 炮兵大尉伊·温科夫斯基便接到了出使准噶尔部的指令。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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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录》， 宋嗣喜译，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 “序言”， 第 １ 页。
参见 ［法］ 恰赫里亚尔·阿德尔、 伊尔凡·哈比卜主编： 《中亚文明史》 第 ５ 卷 《对照

鲜明的发展： １６ 世纪至 １９ 世纪中叶》， 蓝琪译，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２００６ 年版， 第

３８、 ５３、 ６２ ～ ６３、 ８５ ～ ８６、 ９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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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９３； 沈雪晨： 《事实与书写———雍正乾隆时期清准议和再论》， 台湾 《新史学》 第 ３２ 卷

第 ４ 期， ２０２１ 年， 第 １８１ ～ ２４０ 页。
参见 ［俄］ 伊·温科夫斯基著， 尼·维谢洛夫斯基编： 《十八世纪俄国炮兵大尉新疆见

闻录》， 宋嗣喜译，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 “序言”， 第 １ ～ ２４ 页； “颁发给温科

夫斯基的指令”， 第 ２２３ ～ ２２７ 页； “致国家外交院报告”， 第 ２３０ 页； “关于装备温科夫

斯基使团的费用情况 （摘自国家外交院办事处）”， 第 ２３１ ～ ２４３ 页。



温科夫斯基 １６８８ 年生于俄国的一个军事贵族家庭， 他的家族从 １６ 世纪

中叶起便在俄国历史上崭露头角。① 史书对温科夫斯基生平的记载相当有

限， 他一生中最突出的事迹就是代表俄国出使准噶尔部。 使团出使的大致情

况如下。 １７２２ 年 ２ 月 ２５ 日， 温科夫斯基率领一支由军人、 商人、 测量学家

和采矿学家组成的使团， 携带巨额礼品和钱财， 在博罗库尔干的带领下由莫

斯科向南出发， 计划在面见策妄阿喇布坦后诱使对方向俄国称臣， 希望他能

允许俄国在准噶尔部境内建立要塞、 寻找矿藏。 使团启程后经额尔齐斯河至

塞米巴拉金斯克 （Семипалатинск） 处的要塞， 于 １１ 月 １７ 日抵达伊犁河中

游策妄阿喇布坦的营帐， 并在此地过冬， 随后于 １７２３ 年 ３ 月底至 ９ 月中旬

与策妄阿喇布坦沿河谷漫游， 至 ９ 月 １８ 日沿原路返程。 １７２４ 年 １ 月 ２３ 日，
使团回到西伯利亚首府托博尔斯克， ４ 月 １４ 日抵达莫斯科。②

在俄国使团停留准噶尔部的长达 １０ 个月的时间里， 温科夫斯基等俄

国使者与策妄阿喇布坦会面共 １７ 次， 计有正式谈话 １３ 次， 其中涉及俄准

关系和历史问题的谈判共 ６ 次， 另有少数谈话则是策妄阿喇布坦与温科夫

斯基两人间的密谈。 在温科夫斯基的记录中， 尽管他以不卑不亢的态度和

富有技巧的谈判手段， 不断向策妄阿喇布坦兜售称臣于俄国的种种好处，
但对方始终不为所动， 从未答应向俄国称臣的要求， 并严词拒绝俄国在准

噶尔部境内设立要塞。③ 因此温科夫斯基出使准噶尔部的行动并未实现预

期目标， 俄国方面希望通过遣使渗透、 驻军等举措控制准噶尔部的计划

落空。
回国后， 温科夫斯基将沿途的记录整理成了内容详细的出使报告， 原稿

分别在莫斯科档案馆和私人手中存放了一个半世纪有余。 １８８７ 年， 尼·维

谢洛夫斯基以圣彼得堡大学教授 Ａ􀆰 Ｈ􀆰 维谢洛夫斯基捐献给俄国地理学会的

·６９·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 ２０２２ 年第 ８ 期

①

②

③

按， 环球航海家谢苗·温科夫斯基 （Семён Яковлевич Унковский） 亦出自此家族。 参

见 Ｊａｍｅｓ Ｒ􀆰 Ｇｉｂｓｏｎ，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Ｅｙｅｓ， １８０６ － １８４８， Ｎｏｒｍａｎ， Ｏｋｌａｈｏｍ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Ｏｋｌａｈｏｍａ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３， “Ｅｘｃｅｒｐｔ ｆｒｏｍ Ｓｅｍｙｏｎ Ｙａｋｏｖｌｅｖｉｃｈ Ｕｎｋｏｖｓｋｙ， ‘Ｖｏｙａｇｅ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１８１５”， ｐｐ􀆰 ７５ － ８４。
参见 Унковский Иван Степанович， русский дипломат， путешественник ＸＶＩＩＩ в􀆰 ，
ｈｔｔｐ： ／ ／ ｒｕｓ － ｔｒａｖｅｌｅｒｓ􀆰 ｒｕ ／ ｕｎｋｏｖｓｋｉｊ － ｉｖａｎ － ｓｔｅｐａｎｏｖｉｃｈ ／ ，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２７ 日； ［俄］ 伊·温

科夫斯基著， 尼·维谢洛夫斯基编： 《十八世纪俄国炮兵大尉新疆见闻录》， 宋嗣喜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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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稿为底本， 结合莫斯科档案馆所存温科夫斯基呈交给俄国政府的报告、 札

记和从该档案馆调用的三份案卷， 以注释的形式对档案馆文稿中的全部歧异

文词作出说明， 并参考了一位卡尔梅克历史语言学者的意见， 对全书进行了

系统性整理汇编， 另加入了温科夫斯基上交给政府的一幅地图和其他比较重

要的一手档案， 最终将全部内容收入俄国 《皇家地理学会人种学部学报》
第 １０ 卷第 ２ 册出版。 尼·维谢洛夫斯基还为该书作了研究性的序言， 不仅

说明了自身整理工作使用的方法和版本， 而且评判了彼得大帝时期至 １９ 世

纪末俄国的东方战略得失， 并着重分析了俄准之间使者往来和谈判的结果，
此系温科夫斯基使团相关问题的重要研究成果。①

１９９９ 年， 中国学者宋嗣喜据尼·维谢洛夫斯基的整理本将此书译为中

文， 译者因原书名略显冗长， 为醒目起见， 改题名为 《十八世纪俄国炮兵大

尉新疆见闻录》。 该中译本将尼·维谢洛夫斯基所作注释全部译出， 以 “译
者注” 形式说明了正文中的歧异文词； 另收录了原书中的地图， 翻译了其中

的俄文地名与注释； 还附上了书中所涉人名、 地名的中俄文对照的索引； 原

书中三封策妄阿喇布坦致彼得一世的信件， 则是译者直接由托忒蒙古文译出

的。② 宋嗣喜的译本不仅将这部俄文史料介绍至国内学界， 而且为我们的研

究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 《十八世纪俄国炮兵大尉新疆见闻录》 的民族志

记述

《十八世纪俄国炮兵大尉新疆见闻录》 正文以日记体写成， 书中详细记

载了使团自 １７２２ 年 ２ 月 ２５ 日至 １７２４ 年 ４ 月 １４ 日每日之行进里程、 途经地

点和各类见闻， 这些记载中既有对准噶尔社会与文化的细致观察， 也包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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Матвеевич Позднеев） 所作的 《论准噶尔卡尔梅克人的历史的一封信》。 关于波兹德涅耶

夫的生平及学术贡献， 参见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Ｓ􀆰 Ｄｙｂｏｖｓｋｙ， Ａｌｅｘｅｙ Ｍ􀆰 Ｐｏｚｄｎｅｅｖ （１８５１ － １９２０）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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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与当地统治者和底层民众间的生动对话。 尽管温科夫斯基使团的政治目标

未能达成， 但上述记录却十足珍贵， 它们不仅为当时俄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

地理学家、 博物学家带来了关于中国西北等地区的全新信息，① 还为我们今

天研究 １８ 世纪初准噶尔人的社会与文化提供了得自亲历见闻、 实地考察的

一手材料。 本节兹将零散杂乱分布于书中各处的、 有关准噶尔部的民族志

记述重新整理， 以较接近当代民族志写作的分类方法， 将这些内容分为统

治者形象、 社会制度、 生计物产、 商业贸易、 生活习俗、 信仰传说等六个

类别， 并比较帕拉斯 《内陆亚洲厄鲁特历史资料》、 福赛斯 （Ｔ􀆰 Ｄ􀆰 Ｆｏｒｓｙｔｈ）
《１８７３ 年出使叶尔羌报告》、 阿克敦 （ ａｋｄｕｎ） 出使准噶尔部奏议、 七十一

（ｎｉｍａｃａ ｈａｌａ） 《西域闻见录》、 图里琛 （ ｔｕｌｉｓ̌ｅｎ） 《异域录》 以及清朝档案、
官书等材料中的记载， 探讨策妄阿喇布坦统治时期准噶尔社会与文化的真实

状况， 呈现 《十八世纪俄国炮兵大尉新疆见闻录》 中相关记述的民族志

价值。
（一） 统治者形象

温科夫斯基在停留准噶尔部的 １０ 个月内， 与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喇布

坦进行了密切谈话， 并曾共同旅行。 温科夫斯基的报告中留下了对策妄阿喇

布坦的生动描述， 使后者以鲜活的个体形象出现在历史记载中， 极大丰富了

我们对准噶尔部统治者形象的认知， 并展现了二人在接触过程中发生的文化

遭遇。
１７２２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温科夫斯基在到达策妄阿喇布坦营帐的前一天就被

前来接待的准使告知： “中国汗和其他汗派使臣来觐见珲台吉， 珲台吉按照

自己习惯， 头戴帽子坐在那里， 不亲自从使臣手里接受国书， 而是由他的一

位近臣接受。 这位近臣总是给他端喝的， 把装上烟草的烟袋点燃后递给他。”
尽管温科夫斯基一再坚持策妄阿喇布坦应亲自站立、 脱帽接受沙皇亲手签署

并加盖御玺的国书， 如同土尔扈特部的阿玉奇汗 （Öｙｏｋｉ） 那样， 但还是遭

到了准使的拒绝。② 清朝使者阿克敦也记载了类似情形。 １７３４ 年， 阿克敦在

面见噶尔丹策零 （Ｇａｌｄａｎ Ｔｓｅｒｅｎ） 时， 试图亲自递交清朝国书， 但遭到拒

绝， 而由噶尔丹策零身边的一位近臣转递。③ 随后， 温科夫斯基又获知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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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策妄阿喇布坦前， 必须 “除掉刀子， 不得携带任何武器”； 在进入汗的牙

帐前， 应自己掀开门帘， 若让别人代掀， 则会让准噶尔人感到极大不快。 这

让温科夫斯基颇为恼怒， 因为在俄国， “如果服役官员， 尤其是官长， 不佩

带长剑行走被视为是耻辱， 而且是违背皇帝陛下的规定， 因为在皇帝陛下宫

廷官长和士兵均照例佩带长剑”。① 但在准噶尔人的再三要求下， 他只得妥

协。② 这些记载令策妄阿喇布坦在尚未出场时便已显示出对俄态度强硬、 毫

不退让的形象， 甚至透露出准噶尔人对俄国方面信息的掌握———他们富有针

对性地指出双方在礼节上的差异之处， 以此大做文章， 令俄国人在会面和谈

判开始前就不得不按照当地的规矩办事。
在 《十八世纪俄国炮兵大尉新疆见闻录》 中， 策妄阿喇布坦接见温科

夫斯基的场面如下： “这座接见大厅由格栅 （他们称格栅为捷尔马） 造成，
人字房架， 上面覆盖着毡子， 呈圆形， 类似干草垛， 直径约六俄丈。 在场的

有许多卡尔梅克人官长和其他显贵人物， 还有为数不少的布哈拉伯克和布哈

拉其他贵族， 全体人员都戴着帽子。”③ 这段记载除了详细描述了会面场景，
还表明准噶尔统治集团中存在信奉伊斯兰教的伯克。 根据温科夫斯基下文对

策妄阿喇布坦统治下的不同族群的记述， 可以得知此处提到的布哈拉人主要

是指南疆地区定居在城市中的回部居民， 即今天的维吾尔族， 而非真正来自

布哈拉的穆斯林。④ 这些信仰伊斯兰教的居民同时也在准噶尔部的境内外贸

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⑤ 并与其他族群共同呈现出策妄阿喇布坦统治下多元

族群共存发展、 交往交融的局面。
随后， 俄国使者被招待以瓷碗装的茶和阿拉克酒， 以及两大木盘白面

饼。 温科夫斯基喝了茶、 尝了酒， 但没有吃饼。 在会面过程中， 策妄阿喇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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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从未对俄国使者赠送的礼品表示任何感谢。 会面结束后， 准噶尔贵族质疑

温科夫斯基没有吃饼， 也没喝完酒， 认为此举使人不快。① 令人意外的是，
策妄阿喇布坦在 ２０ 天后与温科夫斯基的对谈中， 仍提及俄使未曾吃饼一事；
在次年 ９ 月的谈话中， 策妄阿喇布坦还提及为何要坐着并戴着帽子接待俄使

的原因， 表示准噶尔人在此事上的习俗与俄国人刚好相反。② 以上内容反映

出两种不同文化在接触过程中发生的冲突和误解， 并体现出策妄阿喇布坦对

会谈礼节的高度重视———是否吃饼、 脱帽本是不同文化间的习俗差异， 在这

里却被赋予了极高的政治内涵， 令人不免联想到英使马戛尔尼觐见乾隆帝时

双方就单膝或双膝下跪一事发生的礼仪争端， 体现出觐礼在外交交涉中扮演

之重要角色。③

在与温科夫斯基的谈话过程中， 策妄阿喇布坦流露出对俄国情况的强烈

好奇， 并显示了他对当时世界局势和文化发展的丰富了解。 他十分关心俄国

人基督教信仰中的一神论问题， 希望能了解俄国在宗教治理、 皇帝名称、 统

治方式、 书写习惯、 节日庆典等方面的情况， 以及俄国此前与瑞典、 土耳其

发生战争的详情， 并询问了他们对中国和土耳其孰强孰弱的看法。 他还希望

了解俄国的茶叶贸易路线、 俄国船只在海上的航线范围、 俄国人在外交礼节

中的诸多细节。 令人颇感惊讶的是， 策妄阿喇布坦甚至知道西方航海家已经

发现了美洲新大陆， 十分关心这片土地的情况。④ 这些描述与清朝史料中准

噶尔部 “数世梗化” “狙诈相延” “世而为贼” 等记载形成了较为鲜明的对

比，⑤ 一定程度上还原了准噶尔部一代雄主策妄阿喇布坦在历史上的真实形

象， 从侧面印证了他能够凭借一己之力重振准噶尔确系才干过人、 眼光

长远。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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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社会制度

《十八世纪俄国炮兵大尉新疆见闻录》 对准噶尔部采行之政治、 法律、
军事等不同方面的社会制度进行了描述，① 勾勒出准噶尔社会在组织形态上

的基本架构。
政治制度方面， 温科夫斯基在回溯准噶尔部政治发展变化的历史后， 指

出全体卡尔梅克人受到统一政权接管始于博硕克图汗噶尔丹 （ Ｃｈｏｒｏｓ
Ｅｒｄｅｎｉｉｎ Ｇａｌｄａｎ） 统治时期， 策妄阿喇布坦在继承噶尔丹权力的基础上， 以

恩威并施之举强化了自身统治。 “人民对他珲台吉十分敬重， 听他吩附”；
策妄阿喇布坦之下的头等长官叫宰桑， “凡大事， 不经宰桑商议， 珲台吉从

不处理， 有些事情还召集卡尔梅克贵族中的其他头领前来商议”； 当时宰桑

中 “最大者名叫策凌敦多布”， “他是珲台吉的堂弟”。 法律制度方面， 准噶

尔人的法庭称 “扎尔加”， “法庭上有 １０ 名或 １０ 多名宰桑开会审判， 不用书

面判决， 而是口头判决。 如果因重大案件要判处犯人死刑， 有些犯人要跪在

那里被鞭子抽死； 有些犯人的手脚被绑到马尾巴上， 让马奔跑， 把这些人的

手脚拽断， 然而这种刑法很少施行”。 ②类似记载也出现在 １８７３ 年出使新疆

的英国官员福赛斯提交给英印政府的报告中， 当时居住在喀喇沙尔 （今巴音

郭楞蒙古自治州一带） 的土尔扈特人仍保留用马将犯人拖拽处决的方式，③

显示出这种刑罚在西蒙古人中的悠久历史。 军事制度方面， 温科夫斯基考察

后指出， 策妄阿喇布坦的精锐部队有近六万人， “需要时可集结起近十万人，
全是骑兵。 他们的武器是弓箭、 长 ７ 又 １ ／ ２ 俄尺的梭镖， 有许多火绳枪， 只

是全带火绒， 也有马刀； 自造火药”。④ 若此种军力记载属实， 则准噶尔人早

在 １８ 世纪初的军事力量便已超过 １９ 世纪中后期的阿古柏入侵政权。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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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将准噶尔部上述三方面的制度， 同德国博物学家帕拉斯在 《内陆

亚洲厄鲁特历史资料》 中所载 １８ 世纪中叶生活在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

人的情况进行对比时， 则会发现两者在珲台吉的权力、 法庭的判决形式、 军

队的组织形态上基本相同。 尽管帕拉斯记载中的土尔扈特部珲台吉更为独

裁， 宰桑议政往往流于形式， 他们几乎是珲台吉的 “走狗” ———可见 １８ 世

纪初叶准噶尔部政治制度中的贵族议事会仍保留一定程度的决定权， 珲台吉

的权力相对有限，① 但就总体而言， 上述共性仍显示出同为卡尔梅克人的准

噶尔部与土尔扈特部在社会制度上大体相仿， 仅存在微小差异。 无怪乎土尔

扈特汗阿玉奇会在 １７１４ 年会见清朝使者图里琛时说： “我虽系外夷， 然衣帽

服色略与中国同， 其鄂罗斯国乃衣冠语言不同之国， 难以相比。”② 这些记

录充分展示了准噶尔人、 土尔扈特人文化中的中国色彩， 印证了他们是中国

统一多民族国家重要成员的基本史实。
（三） 生计物产

《十八世纪俄国炮兵大尉新疆见闻录》 对准噶尔部人口的主要生计方式

和物产种类有详细的记述。 此外， 温科夫斯基还注意到准噶尔不同阶层的人

群生活水平差距极大， 为我们记录下准噶尔底层人民的真实处境。
在粮食、 蔬菜和水果方面， 温科夫斯基记载道： “在此之前三十年左右，

他们很少有粮食， 因为不会耕种。 现在他们的耕地日益增多， 不仅臣服的布

哈拉人在种庄稼， 而且不少卡尔梅克人也在种地， 因为珲台吉下达了这方面

的命令。 他们出产的粮食有： 上等小麦、 黍、 大麦、 大米。 他们的土地盐分

很大， 生长的蔬菜极其良好， 有大红香瓜、 绿香瓜和白香瓜以及上等西瓜、
无花果、 杏干 （或杏）、 白葡萄和红葡萄、 沙枣， 李子、 苹果、 梨、 格拉纳

尔果。 在叶尔羌和珲台吉领地的其他城镇， 这些蔬菜生长得更好。” 在牲畜

和野生动物方面， 他写道： “牲畜也相当多， 有马、 骆驼、 奶牛、 大绵羊、
山羊， 也有些驴。 在野兽中他们猎捕海狸、 雪豹、 猞猁、 狐狸， 只是狐皮质

量很差， 沙狐； 而在坎卡拉盖， 为珲台吉收集一定数量的貂， 但貂皮质量很

次。 山中和河畔盛产马鹿、 驼鹿、 鹿、 山羊、 公绵羊 （又称阿尔加）， 野猪

很多； 还猎捕禽鸟， 有大雕、 鹰、 隼。 还有灵猩和猎犬。”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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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记载显示， 策妄阿喇布坦时期的准噶尔部居民在农业生产方面已具

备一定经验， 可以出产种类丰富的农产品， 其中瓜果蔬菜的质量尤佳。 自巴

图尔珲台吉以来， 准噶尔部将掳掠而来的南疆及中亚战俘安置在汗的牙帐附

近从事农业生产。 该屯田措施被噶尔丹沿用， 至策妄阿喇布坦时期则得到进

一步发展———在额尔齐斯、 伊犁、 乌鲁木齐设置了农产区， 种植小麦、 糜黍

等作物， 形成了 “且屯且牧” 的农牧业并行状态。① 由于游牧经济的发展需

要农耕经济的补充， 策妄阿喇布坦时期的准噶尔部在谋求与中原农耕区保持

正常、 良好经济交流的同时， 也不愿意放弃对天山南路农产品的掠夺。② 这

在温科夫斯基的记录中可以得到很好的印证， 并与清人七十一的 《西域闻见

录》、 清朝官修志书 《西域图志》 中对当地出产的粮食、 蔬菜、 瓜果之种类

及其地理分布、 环境优势等相关记录相吻合，③ 呈现出温带大陆性气候下的

农业特征。 温科夫斯基笔下的准噶尔人与帕拉斯书中所载土尔扈特人在畜牧

业方面的特点较为接近， 但在农业方面则存在显著区别。 土尔扈特人基本不

从事农业生产活动， 多食用野菜、 野果以维持身体所需营养素， 并且相较准

噶尔人更依赖奶制品和肉类。④

在温科夫斯基的记载中， 不同阶层的准噶尔人生活水平差距极大。 贵族

阶层的物资供应充足、 种类丰富。 俄国使者常得到准噶尔部宰桑的物资馈

赠， 包含煮肉、 食粮、 浆果和酒；⑤ 布哈拉商人则为了与俄使交换玻璃人

像， 带来了 ４ 瓶叶尔羌酒、 葡萄干、 杏干和大个核桃。⑥ 这些上层人物也见

过机械钟表等贵重物品， 甚至声称准噶尔部也有能力制造钟表 （当然也承认

与英国表的水平有差距）。 他们还将 １ 块天蓝石和 ５ 块红宝石借给温科夫斯

基欣赏， 每块重 ３ 佐洛特尼克 （约合 １２􀆰 ７８ 克）， 品质纯净， 有些还使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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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眼技术，① 显示出准噶尔部工匠在挑选和打磨宝石方面的精湛工艺。 在策

妄阿喇布坦回赠给西伯利亚总督的礼物中， 有 “貂皮 １００ 张， 质地良好的蓝

色丝绸 １００ 块， 中国产黄色锦缎 １ 匹”。② 这说明准噶尔人通过制造与贸易

等多种方式， 已经可以得到各类高级手工业产品。
然而， 准噶尔底层人民却过着物资匮乏、 朝不保夕的生活。 使团在返回

俄国途中曾遇到一位贫苦的准噶尔妇女， 他们用酒款待了她， 并赠送给她礼

物， 同时打听了她的生活状况。 这位妇女说， 她的家庭境况很不好， 她丈夫

本拥有数量众多的牲口和家什， 还有 ８ 名仆役， 可如今年老多病， 不能服役，
又没有子女； 现在这 ８ 名仆役已经全被征去服役， 连同她家的牲口和家什也被

带走； 准噶尔部每年都会从各兀鲁思集中起 ３００ 多名女人送到珲台吉处， 让她

们自费缝制铠甲和衣服， 送往军中使用， 同样被军队征用的还有好马和各类牲

畜； 他们现在极为贫困， 但所有人都得到命令： “不许同俄国人谈论什么事

情， 违者要处以死刑。” 在温科夫斯基的记载中， 这位妇女在谈话时一直处于

焦虑之中， 并说： “我们总是等着被抓走， 送到别的国家去。”③ 传统的历史

叙述往往突出准噶尔部在军事方面的强悍， 特别是对清朝、 俄国构成的威胁，
但温科夫斯基的这段记载却反映出其底层人民的生活境况， 让我们了解到准噶

尔部的军事强权乃建立于对广大群众的剥削和压迫的基础上。④

实际上， 早在康熙时期， 归降清朝的准噶尔人已大多处于 “穷困已极”
的状态， 甚至有 “无衣服铺盖” 者， 以至于需要清朝 “完其夫妇， 给以衣

食”。⑤ 这种现象的长期存在导致准噶尔底层人口的大量流失， 日积月累造

成准噶尔部势力削弱， 成为其覆亡之隐患。 至乾隆初年， 准噶尔部陷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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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 人民饱受饥荒与瘟疫之苦， 最终大量降清。① 准噶尔部逃人进入清朝势

力范围内， 使清朝方面得以了解准噶尔部的内部状况， 进而对乾隆帝 １７５５
年的出兵平准决策产生影响。 温科夫斯基此处流露出对底层人民的独特关

注， 背后亦有俄国知识精英内部长期存在的平民主义思想②之影响———当持

有此种观点的俄国精英遭遇境况不佳的准噶尔妇女时， 便有了上述这段鲜活的

记载， 成为经由跨文化遭遇而形成的记录准噶尔底层社会状况的珍贵史料。
（四） 商业贸易

在商业贸易方面， 温科夫斯基记录了与卡尔梅克和布哈拉商人的多次谈

话， 并询问了俄国商人前来贸易是否需要上税等问题。③ 在和谈的过程中，
准噶尔部使者还试图与俄国使团达成交易， 希望温科夫斯基能准许他们同俄

国商人做买卖， 随后得到了默许。④ 温科夫斯基记载： “ （准噶尔人） 在北方

同俄国在西伯利亚做买卖， 在东方没有战争时同中国人做买卖， 在南方同唐

古特人做买卖。 许多商人还前往印度和大布哈拉。”⑤ 这反映出准噶尔人拥

有四通八达的贸易网络， 其线路连接天山南北两路、 东西两端， 促成了各聚

落、 城镇间频繁的经济往来。⑥

温科夫斯基记载， 从俄国运到准噶尔部的货物有： 各种颜色的呢子、 海

龙皮、 水獭皮、 红黑二色油性软革、 玄狐皮、 勒拿红狐皮、 针、 剪刀、 镜子

等。 从准噶尔部运到俄国的货物则有： 叶尔羌和其他城镇用本地出产的棉花

织成的印花布、 粗布、 台布、 乔夫达尔布、 粗平纹布、 次等薄纱， 用叶尔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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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的丝织的长条台布、 头纱、 头巾。 准噶尔人还向俄国出口少量海龙皮、 雪

豹皮、 猞猁皮、 沙狐皮、 次等狐皮， 以及一部分坎卡拉盖貂皮。 当时的准噶

尔人不仅有制造皮革、 呢子和纸张的能力， 而且可以自己制造武器， 其境内

铁矿资源丰富， 他们用铁制造铠甲和内河货船。① 这段记载显示， 虽然准噶

尔部在与俄国人的贸易过程中主要出口手工业品及兽皮、 棉布等初级加工货

物， 而俄国人则向准噶尔部输入各类工业成品， 但彼时准噶尔部自身的工业品

生产水平也在不断提升， 并已拥有独立生产武器、 铠甲、 货船等产品的能力。
帕拉斯曾指出， 土尔扈特人无法通过与中国的贸易获得足够的茶叶， 令

当地茶叶价格昂贵， 常常缺货， 人们视喝茶为一种奢侈享受。② 在温科夫斯

基的记载中， 策妄阿喇布坦便非常关心俄国人是否喝茶、 如何获得茶叶等问

题， 并打听了俄国人由海路从东印度、 由陆路从中国运输茶叶的情况。③ 这

很可能与彼时清朝两度出兵征讨策妄阿喇布坦， 并在康熙五十九年 （１７２０
年） 由皇十四子胤禵率军取得重大胜利， 造成准噶尔部难以从清朝方面获取

茶叶， 以致出现茶叶资源短缺有关。 可见准噶尔部在茶叶方面高度依赖与内

地的贸易， 此亦其与中原地区存在密切联系之反映。
（五） 生活习俗

温科夫斯基详细记述了准噶尔人的宴会和摔跤活动， 生动描绘了准噶尔

人日常生活中的习俗。 温科夫斯基记载， 准噶尔人把新年 “第一个月的开端

称为察罕萨拉 （或称白月）”， 首领会举行盛大的宴会， 参加者近 ３００ 人，
包含所有宰桑和卡尔梅克贵族。 此宴会在一个巨大的帐篷里举行， 中间生着

一座铁制火炉， 里面烧着木柴； 对着门的墙前面设一道座席， 铺着厚毡， 上

有圆垫， 珲台吉坐在圆垫上， 他年幼的子女站在前面， 左侧是两位妻子， 右

侧是一位年长的喇嘛和八位宰桑， 温科夫斯基的座位则斜对着宰桑； 大批准

噶尔贵族身着最好的衣服出席； 乐手们一边演奏各种乐器， 一边低声唱着

歌， 音乐声音不太和谐； 宾客们则喝茶、 酒， 享用着各种食物。④ 温科夫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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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十分注意此次宴会的坐席安排次序， 因为从中能够体现出该集会活动蕴含

的政治秩序。
温科夫斯基停留在准噶尔部期间， 还曾受邀观看了当地的摔跤活动。 策

妄阿喇布坦、 噶尔丹策零和其他重要宰桑尽皆出席， 他们依次序坐好， 并为

各自支持的摔跤手下赌金； 摔跤手赤身露体， 只穿裤子， 裤腿卷到膝盖以上

很高的地方， 在迎面走到相距 ４ 俄丈远时， 举起双手、 斜起双眼以使自己显

得吓人； 他们交手时稍稍弯下身子， 抓住对方裤子， 猛力扭打对方， 并有专

人监视以免造成伤害； 胜者需把对方脸朝天摔倒并使对方肩胛部着地， 因此

有时比赛会持续一小时以上； 若对胜负存在争议， 则由专门的宰桑负责裁

判； 胜者阵营会在摔跤手取得胜利时站起来， 三次挥帽跳跃并高声喊叫着称

赞选手。① 以上记载完整呈现了准噶尔人摔跤活动的方方面面， 其中如比赛

过程的持续时间、 摔跤手取胜的判定方式、 裁判发挥的作用等特点， 与帕拉

斯记载之土尔扈特人摔跤活动基本一致， 只是前者系贵族娱乐， 更富观赏

性， 重仪式感和规则， 而且有赌金； 后者则为平民间的日常娱乐， 并无赌金

方面的记载。② 温科夫斯基在观赏摔跤活动后更将之与准噶尔人的战斗精神

关联在一起， 认为该活动具有从小培养人们勇气的效果。③

（六） 信仰传说

温科夫斯基还记述了准噶尔人信仰的黄教的法事活动及民间的神话传

说。 温科夫斯基注意到， 每年新年之前， 准噶尔人都会根据教规和惯例举行

喇嘛主持的法事活动， 并受到准噶尔军事仪仗队的保护。 他们在野地里搭设

一座大帐篷， 前面修了一个圆场， 就地安上台阶， 有些喇嘛在这个圆场上跳

舞， 有些则穿着不同颜色的服装、 高举大旗、 手持锣鼓， 在身披铠甲的骑、
步兵伴随下， 从西面向帐篷走来。 队列围绕帐篷走了一圈后， 停下祈祷。 随

后， 喇嘛们开始持续不断的跳舞活动， 并从帐篷里进进出出。 活动期间， 老

喇嘛会点燃火堆， 士兵们则用火绳枪向东方射击， 其他人向外抛石头， 策妄

阿喇布坦和他的家人及诸宰桑也都参与其中， 最后人们尽情食用茶水、 肉

类、 面食和羊汤。 在温科夫斯基的理解中， 这一耗时漫长、 成员众多、 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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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大的法事活动是为了回忆往事和祝福新年。① 除此之外， 温科夫斯基还记

录了一次黄教拜神仪式， 对该仪式中神像的大小、 形制、 装饰、 摆放位置以

及仪式过程都有细致观察。 在这场仪式中， 准噶尔部宰桑希望温科夫斯基也

能向神像鞠躬行礼， 但遭到温科夫斯基的拒绝———在向策妄阿喇布坦表达祝

福后， 他便退出了这场活动， 显示出身为基督教国家使臣的温科夫斯基对此

类偶像崇拜行为的抵触。②

１７２２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使团在距额尔齐斯河 １００ 俄里的戈尔马—托洛戈伊

附近遇到了一座 “大石头山丘”， “周围大约有一千俄丈， 高约一百俄丈”，
坐落在群山之间的草原上。 温科夫斯基记录下了准噶尔人关于这座山丘的传

说： “古时候有一位叫萨普塔尔泰的壮士， 同他的儿子一起用木担架把这座

托洛戈伊从哈玛尔达坂 （我们在草原上行进 ５ 天到达该达坂， 而这座托洛戈

伊在 ３ 天头上便可见到） 抬往额尔齐斯河， 想用这座托洛戈伊把河填满并跨

到中国方面去。 他在此处停下过夜， 命令儿子当夜不许接触妻子 （当时妻子

似乎也在场）。 然而他儿子当夜同妻子睡在一起， 因此第二天早晨便抬不动

这座托洛戈伊了。 萨普塔尔泰得知他儿子同妻子睡在一起之后， 便杀死了儿

子和儿媳妇。 这样， 这座托洛戈伊 （或者叫脑袋） 便留在原地。 之所以叫

托洛戈伊， 是因为他杀死儿子， 似乎把脑袋放在这里的缘故。”③ 这则传说

反映出当地人对古老英雄的崇拜， 将 “大石头山丘” 作为信奉对象， 也体

现了准噶尔人于黄教之外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有自然神信仰。 此外， 温科夫

斯基使团还曾造访特梅尔汗 （即秃黑鲁帖木儿汗） 的陵墓， 并记载了这位

古代君王率众皈依伊斯兰教的故事，④ 显示了伊斯兰教在当地的广泛影

响力。

·８０１·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 ２０２２ 年第 ８ 期

①

②

③

④

参见 ［俄］ 伊·温科夫斯基著， 尼·维谢洛夫斯基编： 《十八世纪俄国炮兵大尉新疆见

闻录》， 宋嗣喜译，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 第 ７２ ～ ７６ 页。
参见 ［俄］ 伊·温科夫斯基著， 尼·维谢洛夫斯基编： 《十八世纪俄国炮兵大尉新疆见

闻录》， 宋嗣喜译，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 第 １０６ ～ １０７ 页。
［俄］ 伊·温科夫斯基著， 尼·维谢洛夫斯基编： 《十八世纪俄国炮兵大尉新疆见闻

录》， 宋嗣喜译，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 第 ２４ ～ ２５ 页。
参见 ［俄］ 伊·温科夫斯基著， 尼·维谢洛夫斯基编： 《十八世纪俄国炮兵大尉新疆见

闻录》， 宋嗣喜译，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 第 ３４ ～ ３５、 ２１２ ～ ２１３ 页。 按， 秃黑鲁

帖木儿 （Ｔｕｇｈｌｕｑ Ｔｅｍüｒ） 又作脱忽鲁帖木儿， 是东察合台汗国的第一个汗， 其皈依伊斯

兰教的事迹亦见于 《拉希德史》。 参见刘迎胜： 《察合台汗国史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 第 ４５８ ～ ４６０ 页。



三、 结语

本文结合历史学与人类学视角， 从民族志角度重新考察 《十八世纪俄国

炮兵大尉新疆见闻录》 一书， 在探讨其成书背景的基础上， 将书中的民族志

内容重新整理、 分类， 并通过比较其他史料中的记载， 分析此书记述内容的

价值与作者形成的认识。 温科夫斯基奉彼得大帝之命出使准噶尔部， 虽未能

实现俄国渗透、 控制准噶尔部的政治企图， 却为我们提供了有关策妄阿喇布

坦时期准噶尔社会与文化的一手资料。 该书的记载显示， １８ 世纪初的准噶

尔部与清朝、 俄国和中亚各政权皆有密切联系， 它们之间遣使通商活动频

繁， 信息传播渠道多样， 同时准噶尔内部物产种类丰富， 民族杂居共存， 宗

教信仰多元。 准噶尔人既在文化上保留了诸多传统蒙古民族之特征， 如黄教

信仰、 贵族议政制度、 骑兵军事编制以及各项生活习俗， 也存在适应于当地

条件之变化， 如形成农牧结合、 工农并存的产业布局， 拥有自己的法典和审

判制度， 定期举办庆典宴会、 黄教法事和摔跤比赛等。
温科夫斯基对策妄阿喇布坦形象的刻画是我们今天认识这位准噶尔部杰

出统治者的重要信息来源。 在与温科夫斯基的对话中， 策妄阿喇布坦表现出

对世界最新局势的了解和对新鲜事物的探索热情。 策妄阿喇布坦对内实行强

有力的专制统治， 对外则通过军事与谈判相结合的方式， 斡旋于不同强权之

间， 维系自身存续。 但他的统治也存在对平民过度压迫和剥削的问题， 致使

人民生活困苦、 阶层分化严重， 为准噶尔部后来的动乱和灭亡埋下了伏笔。
尽管温科夫斯基在与准噶尔人的接触过程中一度认为他们从小就养成了好撒

谎、 好骗人、 好偷盗、 好推脱责任等不良习惯，① 带有很大的偏见， 但他对

文化遭遇过程中接触到的新奇事物却始终保持着好奇心， 并以平实、 客观的

笔触记录了沿途的见闻与感受。 这使得 《十八世纪俄国炮兵大尉新疆见闻

录》 既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策妄阿喇布坦统治时期准噶尔社会与文化的整体面

貌， 也令此书具有珍贵的民族志价值。

（责任编辑： 张梦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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